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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在网络平台上搜索发
现，“伴娘出租”“女友出租”“冒
充家长父母老师”等服务各式各
样。多位“出租”自己的受访者表
示，其经常会收到非出租要求的骚
扰信息，甚至还有不少骗局。

对此，受访专家指出，自然人
不能作为出租的标的物。网上所谓
的“租人”实际上是一种劳务雇佣
关系，应当受到民事法律的“调
整”。但是有别于一般的劳务雇
佣，在出租过程中，极有可能打法
律的擦边球。同时，“租人”行为
很容易将出租者置于一个完全不可
控的陌生环境，进而给自己带来一
系列无法预料的伤害。

刘娜娜（化名）是一名位于江苏
的兼职女友扮演者。刘娜娜说，随
着年关将近，不少年轻人面临着过
年回家父母亲戚们催婚的压力与焦
虑。在问及是否会通过身体接触来
显示情侣关系时，她告诉记者多和
客户互动就好，“见父母的话一般不
会有身体接触，父母长辈都喜欢乖
一点的孩子，但当长辈询问一些不
好回答的问题时，我会先看向客户
寻求帮助；如果是见朋友同事的话，

会提前商议好对方什么时候帮我拿
包，吃饭时要帮我夹菜等细节”。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张玉霞律师认为，租伴娘伴郎、
男友女友、长辈亲戚等这类租赁服
务的出现是因为存在一定的市场需
求，实际上是供需双方进行的一场
服务交易，可以理解为一种雇佣关
系。对于由这种雇佣关系衍生出的
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民事法律等
进行解决。

对于买家来说，各类平台上的这
些租赁服务，稍有不慎，就会赔上一
笔钱财。有网友告诉记者，在二手交
易平台上租赁了一位伴娘，但是付过
定金之后，那位伴娘却立刻消失了。

而对于卖家来说，很多时候将
自己出租给他人，本质上也是一场
风险之旅。

刘娜娜告诉记者，“有一次客
户想和我假戏真做，我明确拒绝了
他，并再次提醒我做租借女友的底
线，他要求我退还他赠送的礼品，
并且还对我人身攻击，百般辱骂”。

“应该认可的是，一些‘租
人’业务，比如新郎新娘聘请他人
担任伴娘伴郎，具有提供劳务的性

质，符合市场需求，应当允许其存
在。”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认
为，“租人”市场混乱主要表现在
供需双方无正规渠道平台作为中
介，从而形成信息交流混乱、需求
方资质模糊等问题。一些二手交易
平台、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租人”
广告，平台对此没有起到规范监督
的作用，无法为发布广告的人员和
需求方之间提供较为集中的信息渠
道，“也就是说，供求双方出现信
息误差，无法准确获知双方需求”。

点评

租人服务尚处于法律的灰色地
带，不宜提倡。网上租人市场上乱
象频仍，市场监管部门应将租人服
务纳入监管范围，推动平台履行信
息审核义务，不能任其野蛮生长。
对租借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或者涉
嫌违法犯罪的行为，相关部门也要
及时介入，严肃处理。想要找到合
适的朋友和伴侣，不妨平时多用点
心。花钱租人敷衍亲朋好友，即便
幸运过关，毕竟是权宜之计；租来的
人演技再精湛，也有谢幕的时候。

据《法治日报》

网络“租人”？莫打法律“擦边球”
出租方有的收了钱就消失 承租方有的不怀好意

长期以来，在不少家庭中，母
亲往往承担了更多家庭教育的工
作，父亲在家教环节中较少参与或
直接“隐身”。

但父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会对孩子起到榜样和教化作用。
如何引导更多父亲参与家庭教育，
帮助父亲建立科学的家教观念，深
圳市妇联积极探索“父出”行动、“万
花筒·家教有方”家庭教育成长沙龙
等项目，用既有料又专业的方式，引
导父亲高质量参与家庭教育。

“其实我非常愿意参与孩子教
育，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在溯溪项目
筹备的前期调研中，不少父亲表示。

踏过清澈的山间小溪，一起探
索树林深处的秘密。在专业溯溪
教练的带领下，大小朋友们一起来
到深圳羊台山溯溪点，手牵手行走
山野，体验打水仗等趣味游戏，感
受大自然的魅力。

活动中，爸爸为孩子们写下充
满爱意的散文诗，小朋友们则用画
笔绘出心目中爸爸的形象以及对
爸 爸 的 期 待 ，互 诉“ 我 眼 中 的
TA”。通过手写信、绘画等方式，让
平时爱在心头口难开的话表达出
来，让爱沉淀，也让父亲们开始反
思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不足。

为更好地了解父母参与家庭
教育的情况及需求，“父出”行动项
目组制作并发放了《父亲参与子女
教养情况的调查问卷》，为“父出”

行动项目的进一步升级创新提供
更多专业依据。

为更好地指导父亲们开展高质
量的亲子陪伴，项目组精心编制了

“父职教育成长营教育理念50条”，
从爱与陪伴、家庭教育、品质培养、
亲子沟通、父职成长等五个维度为
父亲们提供具体指导，并制作100套
理念卡，在各项活动中融入和推广，
帮助父亲们更好地将这些理念融入
日常实践中。此外，项目组还推出
了“父出”行动指导工具盒。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深
圳市妇联创设新手父母成长营、青
春期父母成长营。前者聚焦新手
父母在实际生活中的育儿难题，通
过最大限度还原生活化场景，父母

和孩子一起学习如何“玩好、吃好，
也要照顾好自己”，特别鼓励父亲
从婴幼儿时期最大化参与其中。
青春期父母成长营则是针对青春
期家庭亲子关系的深度体验活
动。通过开展“亲子真心话大会”

“青青世界户外越野寻标挑战”等
活动，改善孩子青春期发生的亲子
关系紧张、亲子互动减少、亲子沟
通不畅等问题，一起打破青春期家
教“魔咒”。

“希望通过‘父出’行动等项目唤
起社会对父职教育的关注，让更多父
亲认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
性，从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贡献力
量。”深圳市妇联主席刘蕾表示。

据《中国妇女报》

假如孩子只感受到母爱 需引导父亲高质量参与家庭教育

“父出”行动：为孩子写下“父亲的散文诗”

（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日常生活中，好友之间通过微
信发红包或者转账的情况十分常
见。然而，双方一旦因此产生纠
纷，转账和红包产生的经济往来是
否属于同一性质？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借款纠纷案件，认定微
信红包与转账性质存在区别，红包
属于赠与，转账则属于借款，据此
判令被告周先生偿还原告刘女士借
款12900元。

刘女士诉称，2019 年其通过
微信认识周先生。双方认识不
久，周先生便以经济困难为由，
多次向其借款。2020 至 2021 年
间，刘女士通过银行转账、微信
红包等方式累计向周先生转款
15669 元，后经多次催要均无果。
对此，周先生辩称，涉案款项不
是借款，是赠与。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女士以微
信红包、微信转账两种方式向周先
生提供资金，微信红包自身即包含

“赠与”之义，结合本案具体情
形，刘女士出于对周先生生活的资
助向其发送微信 红 包 共 计 2769
元，属于刘女士的赠与行为，无
需周先生偿还。关于刘女士通过
微信转账向周先生支付的 12900
元，周先生虽辩称是赠与，但其
并无证据证明刘女士就此曾作出
赠与的意思表示，且考虑到周先
生曾向刘女士借款还贷等情况，
刘女士向周先生通过微信转账支
付款项的应认定系其向周先生提供
的借款，周先生应予偿还。

法官庭后提示，微信软件作为
社交工具除具备日常沟通交流功能
外还具备社交功能，微信红包则
为微信软件社交功能的典型体
现。微信红包设置的金额上限为
200 元，且名为“红包”，根据我
国的民间习俗给付“红包”在通
常情况下，意味着自愿赠与，无
需返还。微信转账与红包不同，
不具备“赠与”之义，其仅是微
信软件设置的付款功能，是社会
主体之间常用的付款方式之一。
本案中，原告以微信转账主张成
立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如主张款
项性质为赠与，其需要提交相应
证据，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
利后果。该院法官对记者说：“微
信转账和微信红包，二者虽均系
通过微信软件操作付款，但应从
微信软件的不同功能及属性上对两
种付款性质加以区分认定。”

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来源：新华网

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

哪个要还？


